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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高德

一般来说，一所学校的老师，术业有专
攻，各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教授相应的课
程。在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各科老师的专业水
平那是毋庸置疑的。有社会人士评论说，巴师
毕业的学生，跟现在“211”大学毕业的学生
水平差不多，这其实就是对巴师老师能力的肯
定。

老师专业水平高，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
本在情理之中。偏偏有些老师，除了教好自己
的学科，身上又长出些奇枝怪桠，对学科之外
的领域产生兴趣，有的甚至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

就拿覃波老师来说，大学读的是中文
系，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广西作协会员，在
巴师教文选、语基，这些都很正常，令人大
跌眼镜的是，他竟然拉得一手悠扬动听的小
提琴。据说他读大学时结识了文工团一位小
提琴高手，拜之为师，琴艺大进，此后学校
的文艺晚会上，都少不了覃波的身影。来到
巴师后，覃波很少跟同事们吃吃喝喝，一把
小提琴就是他的最佳伴侣，甚至比妻子还
亲。他参与组建师生乐队，亲手组建小提琴
兴趣小组，培养出不少小提琴手。巴马县举
办歌手大赛，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伴奏任务。

每次巴师举行文艺活动，大家最期待的是覃
波登台献上一段琴艺。他单瘦的身形、醉人
的表演，使得台下两三千人鸦雀无声。夜深
人静，一段或凄美或清扬的琴曲飘扬在校园
上空，带你幽幽入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师悄然兴起学书法
热潮。大部分老师，不管是教哪个学科的，纷
纷拿旧报纸来练字。当然，巴师历来重视“三
笔字（粉笔、钢笔、毛笔）”教学训练，这是
学生将来当老师的基本功。但写好字还不算书
法，于是有追求的师生便自我加压，向更高的
境界攀登。巴师所在地巴马县有很好的书法环
境，爱好书法的师生经常与县内的书法人士交
流、请教，书艺不断提高。其中翘楚要算教物
理的韦渊老师，后来考上书法博士，现为广西
书协副主席。教数学的老九，临起诸家名帖，
有模有样，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巴马书
法界甚为活跃，占有一席之地。一些学生受老
师的影响和带动，苦练不辍，最终成为小有名
气的书法家，有的毕业后干脆自立门户，搞装
潢生意，或办书法培训班。在校园书风的熏陶
下，连财务室老肥写的字也日见长进。有人
说，如果巴师搞书法比赛，老肥的字一定能拿
个奖，至少二等奖，因为他写在财务室外小牌

子上的字最实惠，如“请大家到财务领取 xx
费”，在生活清苦的日子，那是大家最期待看
到的。

兴之所至，有时我也捉笔涂鸦，竟然得过
“巴马县首届三月三书法大赛”二等奖。1992
年元旦前夕，我请一位云游寿乡、经常到我那
里蹭饭的广西艺术学院高才生与我一起，在硬
纸片上为全班学生画新年贺卡，别出心裁。学
生们得到这些纯手工贺卡，非常激动。凭着这
些末技，我在学生中的形象也逐渐丰满起来。

当时老师的薪酬较低，没结婚的老师吃一
餐是一餐，有家庭的老师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于是有些老师偷偷或辞职到一些民营企业任
职。只是他们天生不是做“老板”的料，最终
还是老老实实回到讲坛上耕耘。

巴师老师“不务正业”，说明巴师老师有
追求，多才多艺。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
生，自然也才艺不凡。分到各地中小学的巴师
毕业生，根据学校需要，随便执教任何课程，
甚至学校没有专业图音体老师，他们也可以兼
任。有些学生因为有一技之长，比如写作、打
球、唱歌、书法、画画、舞蹈等，刚毕业就被
一些单位当作“宝贝”挖去。

如果说当初巴师老师的“不务正业”是个

人追求，是主动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形
势的变化，“不务正业”则成为一种全校性
的、被动的现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师范教育逐渐式微，很
多师范类学校不得不另外寻找出路，重新规划
办学方向。宜山师范背靠大树，直接并入河池
师专。巴师何去何从，一片茫然。

学校不能消失，巴师精神还在。后来，
经过深思熟虑、层层申报，巴师加挂上“河
池市第三高级中学”的牌子。再后来，又增
办“河池巴马国际养生旅游学校”。同时，
还招收幼师班、幼儿保育班。巴马民族师范
学校的牌子依然保留着，只是办学的主要方
向不是培养小学师资，而是培养幼儿教师和
幼儿保育员，同时还实施高中的应考教学，
还有培养旅游人才。办学模式多样化了，老
师还是原来的老师，师范教育的“正业”被
封存，而要面对其他专业重新给自己定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跨过“阵痛”
期，老师们又以全新的姿态，精神焕发地站
到讲台上，带高中生备战高考，精心培养幼
儿师资、幼儿保育员、旅游人才。老师们角
色的顺利转换，得益于他们深厚的学识功底
和斑斓多彩的才艺。

古朴的大铁门，知了声声，三两个门卫仍在重
复每天枯燥的工作。纵排的扁桃树，盛夏的阳光穿
过簇簇树叶，星星点点洒落在少年青葱稚嫩的脸
上。一阵不知从何而起的风拂来，无拘无束，忽而
聚拢，忽而漫无方向地散去，落叶与它共舞，少女
的裙摆向它招手，大树迎着它欢呼，课桌上的书也
都呼呼摆手。霎时间，校园里热闹起来，竟连天边
的云也不禁凑过来。

天空挤满了云，似一个盛着水的厚壁重底的陶
制宽口大水缸，盛着名为天空的碧蓝色的水，水面
浮游着各种形态的云，静静然地似一位在伫立的尊
者，任由世界如何变化喧闹，从不影响分毫。

一个暑假的休憩，熟悉的环境和陌生的人，
重新组班产生的陌生感弥漫在这个教室，在一群
还素不相识的人群里，一些人天生就带着光环，
到哪里都能吸引他人的目光。在发展新友情时，
我的社交范围只取决于我座位周围的人。可在这
个狭小的一方天地，优秀的少年，被我发现了许
多秘密。他成绩好，很幽默，很开朗，班上的人
他都能与之相处得很好，像一个能给人温暖的小
太阳，许多女孩喜欢和他聊天。越是这样优秀的
人，与平凡的我越是距离遥远，我像一个游离在
人群之外的路人。

夏日最热的时候好像来了。窗外的知了声嘶力
竭地叫，一双无形的手密密地拢住这间屋子，屋子
里的人闷似打焉儿的娇花。我趴在窗口，渴望着从
窗口偶尔涌入的风能带来一丝生气。本没有机会与
他交集，可就像夏日不知为何而起的风，漫无方向
地突然出现，莫名的机会我与他成了前后桌。看
起来是近了，其实很远，完美的他，仍然给我遥
远的距离感。他就像我观察的云，在天边悠悠然
浮动的云，带着距离的美。他真的很吸引人，每
每听见，看见，他同人说话时那股幽默劲儿，我
都禁不住悄悄地发笑。可就是这样玲珑的人，因
迟到在众人面前唱歌而悄悄红了藏在发间的耳
朵，面上不露分毫的害羞。我止不住惊讶，平日
的他能在人群里侃侃而谈，现在却因小小的一首
歌而悄悄害羞。这个隐秘的发现，成了我与他之
间的小秘密。我开始悄悄地观察他，企图找出他
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知了叫了又叫。窗边的枝丫疯长，远处的高山
仍高高耸立。我的生活多了一个人的痕迹。他的鞋
带总系不好，总是打得很乱。他会在写作业入迷时
不自觉地，小声地哼着跑调的歌。他常常会打包了
午饭却忘带筷子。他会在物理课上靠着窗偷偷地瞌
睡……这些小秘密似乎成了我走近他生活的理由。
夏日仍然那么燥热，闷闷的屋子像不透气的壳子，
明明没有风，可是我的心仿佛灌进了一股很大的
风，激起阵阵涟漪，多了一种隐隐的情绪，却找不
到窗口表达。年轻鲜活的少年时代，青葱岁月，哪
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看了又看少年的

背影，少女顾不上羞怯，忍不住地伸手，渴望能够
抓住被风吹起的衣摆。银晃晃的月光，晃晃悠悠
的，轻轻落到伸向月亮的树梢上。似一只归巢的鹧
鸪鸟，静静地栖息在树梢。于是，这么一个人的名
字悄悄落进我的日记本里，落满一页又一页。

人像一阵风一样飘走了，留下浓重的失落和迷
茫。我想我有另外的一阵风。夜间的云比白日的云
要来得调皮，想要见到夜间的云，可不容易，需得
有明朗的月夜，寻着盈盈的月光，那调皮的云才悄
悄然地出现在黑色幕布里。一股有力的夏夜的风挟
着凉意，又夹带着夏日特有的闷热气息扑来。凝望
着云从月前慢慢挪动，我忽而思索，是风吹着云在
移动，还是云追着风在移动。

今夜，我呆得比平日都要久。晚风撩起少年额
前的碎发，我的目光随着晚风，轻轻吻过他的脸
庞。怯懦的我，只敢借着黄昏下的灯光，悄悄地用
影子牵住他的手，感受温暖。他们带着风朝我扑
来，包裹我的全身乃至每一根发丝，又飞向远方。
我的目光不由地放到跑步的人身上，热气蒸着赤红
的脸，透亮的汗珠从额间滚下，带着一股热风，一
直一直在奔跑。

人为什么要跑步，有人说是为了强身健体，有
人说是为了运动过后激素分泌得到快感，有人说是
为了拥抱迎面而来的风。我觉得风从天际边来，去
过大海，经过群山，路过田野，又扑向跑步的人。
又一阵热风挽过我的手，热情而放肆地从我指尖滑
过。粗喘着气，跑步时熟悉的腹疼感，讨厌的疲惫
感又如期出现。汗水浸湿我的脸颊，只有风从我耳
边呼过，风带走我呼出的热息，也带走我的烦恼。
这一刻，我想要像风一样自由放肆地飞。

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高山无论怎么高
扬起手，也无法抓住那一片云。青春不应是抓不
住云的高山，而是要成为那一片逐风的云。是大
胆，是洒脱，才是青春。十几岁的少年，无畏无
惧，大步地向前走。云不会为一座高山而放弃自
由，我的青春同样不会因一个少年而停止
转动。深深望着少年的他，这个看过
无数次的背影，不再是无法翻越
的高山，而只是在我逐风路
上 一 次 短 暂 停 留 过
的，一处特别
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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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正业”的巴师老师

□ 丘文桥

夜宿佳塘

佳塘不是塘，是我老家的村
九洲江水撒下一滴泪，落在这里
成了我思念的理由
今夜，我试图当一回家乡的过客
匆匆一夜，塘水没有波澜
老屋门前的菠萝树窸窸窣窣
想告诉我们离别有多久远
失散那么多年，等来今夜的短短星光

家乡还有那些老了的笑容
亲切，却叫不起名字
有消失了的山，被葱郁的树遮挡了
陡峭
和异乡人一样
凭借风声传递，凭借堂前燕子传递
围着甚至叫不出名的植物
酝酿清香和泥香
告诉我，味觉足够清晰

我没有吵醒夜色里的虫子
白天趟过一路的石板
在夜里，我用酒质疑城里失眠的夜
我甚至用落到河水里的一片叶子质疑
质疑离别久远的故乡

质疑思念佳塘的可能性，之后
我还质疑日落月升透过树杈那些发光的水面
繁花落叶和梦里的一样
在佳塘一宿，才会将想念
分细，分细成长长短短的句子
和着九洲江的这一滴泪
表达幸福
吟诵一首不打草稿的诗
就足够打动那些路过的人们


